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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眼斑
水龟之谜

头背面两对环 中套环
、

色彩绚丽 的斑纹
，

像 四 只直直

盯着你 的 眼 睛
，

这是一种奇妙的龟
，

而它本身甚至羞涩得

从不让人家看见它进食
，

就是这样 的龟
，

生活在海南 … …





倔

四眼斑水龟是一种生活在 山区河流中

的淡水龟类 这种龟因个体小
、

性机敏及

头背特殊的彩色斑纹而倍受人们的珍爱

����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查阅

标本时 形状奇特
、

色彩斑澜的美国龟引

起了我极大的兴趣
仁

我一位同行朋友 ���

则告诉我
，

他最喜爱的龟是一种中国龟

叫
‘

四眼斑水龟
’ ‘

那是一种奇特到让人不

可思议的家伙 它们的习性
、

命运充满了

神秘色彩
�

而这些也成为了这几年来我所

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
〔

来静静地环顾四 周 仿佛许多龟在我眼前

浮现
，

意识渐渐清晰起来
�

信心异常地坚

定 到黄昏时分 我终于找了一个当地人

他是当地罗马村的干部 叫王善民 他告

诉我说这里有好几种龟 以前数量很 多
，

多年来他一直能捕到龟
，

现在还有几只花

龟在手上
。

运气真好
，

这就是我梦寐 以求

的地方

邂逅
�

上帝
，

这就是

四眼斑水龟 �

起兴
�

研究什么不行
，

非要研究龟�

����年我参加了全国野生动物普查

海南省的工作 每到一处我都利用各种机

会打听龟的情况
，

由于海南岛角 的种类丰

富 占了我国龟类的一半 因此许多当地

人并不能把这些龟类分清楚
。

当你拿出单

个照片来 他们都说有分布
�

在摆出许多

照 片后 他们便开始抓耳挠腮感到 为难

了 况且这些龟的当地土名我不熟悉 当

地人也不能准确描述它们的典型特征
�

交

流起来真是困难 几个好心的朋友劝我

我们这么大一帮人把全岛转了个遍 才

发现 �只龟
�

中国的龟早就被吃完了
。

研

究什么不行
�

非要研究龟
。 ‘

根据我以前

在新疆研究四爪陆龟和在贵州研究红腹角

难的经验 我认为不同的物种调查方法差

异非常大
，

若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 特别

是像龟类这种有特殊习性的物种 而采取

观鸟
、

找蛇的万法
�

肯定是难以见到龟的

况且我国 目前没有专门从事龟类野外生态

研究的专家 由于缺乏科学数据 龟类的

保护无据可依 致使这一珍贵资源正遭受

极大破坏 我坚信应该能发现值得保护的

龟类种群
‘

转机
�

运气真好
，

这就是我

梦寐以求的地方

野生动物普查期间每天的调查任务非

常繁重 大多被记录的是通过望远镜观察

到的鸟
，

由于疲惫已对周围环境变得机械

而迟钝
。

但����年在琼中县湾岭地区调查

时
，

我却发现此处的环境有些异样
。

低山
、

稻田
、

山溪
、

池塘
，

这种景观在海南随处

可见 但汇在一起
�

连成一片却有些别致
�

似曾相识 突然我有一种新发现的兴奋

感
�

对了 这应该是我在书中看到并经常

想象的适合淡水龟类生活的环境 我停下

买 了一批铁笼 铁锹 做好一切准备

����年初放寒假的第一天我就带着�个学

生驻进了罗马村 一个专门的向导每天带

我们在不停地挖坑
�

放诱饵
，

检查 这种

捕龟的陷阱我在吊罗山一带的山上见到不

少 听说挺灵的 但十几天过去了
�

我们

却毫无收获
�

老王家几兄弟都去外面做生

意了
�

有足够的空间接待我们 但海南的

习惯是睡觉不铺褥子的
，

那些天气温低至

��度左右
�

大冷天睡在干席子上
「

每晚都

把 自己折成了叠
�

紧紧蜷缩 那滋味真是

不好受
。

如此的气温龟也较少活动
，

工作

毫无进展
�

学生的毕业论文如何交待
户 祸

不单行
，

当听说我们春节也不间断野外研

究工作时 村委会主任王仁山急了
，

他说

你们简直是疯子
，

别人过年都千里迢迢往

家赶 你们却要在这 穷 山沟里搞什么研

究
，

这太不可思议了 接着他非常严肃地

说 我已立下 了春节期间治安的军令状
，

现在社会上什么人都有 你们 �个年轻人

在村里过年 这种行为让我怀疑你们是不

安定因素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我几次

到镇里向派 出所所长和镇党委书记解释
〔

但最终因房东提出无法安排除夕那天的住

宿
�

才不得不在春节前一天放下了工作

过了个年 长了一岁
�

也长 了许多智慧 从

大年初三开始我们换了个捕捉方法
「

放弃

了陷阱
、

铁笼
�

换用竹笼埋入水中 功夫

不负有心人 在捕了大批螃蟹后
�

有一天

黎明时分
，

当提起笼子时 一只美丽的四

眼斑水龟如天外来客般呈现在我们眼前
，

上帝 这就是四眼斑水龟
、

破壳欲出的四眼斑水龟幼怠 韩联宪 摄

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尺任 ��



�告泛最介派栩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跟踪
�

我们成了

千里眼
、

顺风耳

这样他不管钻到那个石头缝或草丛

绳末尾的标记都会告诉我们他的活动

上下

方法对路了 之后的日子我们连连得

手
�

但接下来如何有效的研究
， 沿河上下

求索 选了一个我们认为对四眼斑水龟极

好的自然生境
�

开始建房围栏 由于经费

紧张
，

买不起钢筋
�

我们自己找竹子
。

房

子是一些枯木用藤条缠绕外面围以牛毛毡

而成
，

床是四根木棍撑起草豆范制成的垫

子 地处热带的海南 炽热的阳光下能烤

熟鸡蛋 我们黑色的牛毛毡房真成了
‘ ’

桑

拿浴室
“ 〔

但更让我们感到焦灼的是生性

内向的四眼斑水龟除了做逃出圈子的努力

外 整 日一动不动 许多天过去了
�

学生

的记录只有相同的一句话
� “

原地不动
“ 。

看来四眼斑水龟与四爪陆龟完全不同
�

凭

经验而套用以前的方法是行不通了 换方

法
�

‘ ’

放生
” �

进行野外跟踪观察
。

但龟类

不会步调一致听指挥
，

况且溪流内乱石成

堆
�

孔隙无数 两边草木繁茂
，

荆棘丛生
�

一旦放开 再上 哪去找 � 办法总比 困难

多 我们用一根红色尼龙绳拴在龟的缘板

情况 正当我们为自己的聪明点子而得意

时 一个消息让我们傻眼 了一一龟全丢

了 � 怎么回事 � 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红绳子

全被剪断
，

龟一只也找不到了
。

我的学生

程望兴急了
，

向我保证不会被人偷 因为

他昼夜���」、时守候在那里 此时我们谁也

承受不住这种打击
�

正在考虑对策时
�

一

夜未眠的程望兴挨着石头缝摸
�

硬是摸出

了 �只龟
，

虽无一只是我们丢的 但毕竞

又有了研究材料
。

在非常时期人所迸发出

来的能量是不可思议的 我对此举动
、

此

结果感到吃惊和佩服
。

马上我们就意识到

这可能是螃蟹干的
，

并立刻换成了柔软
’

�生

很好不易被钳断的彩绳
。

那 �只 四眼斑水

龟中有 �只两年后又被重捕

研究发现四眼斑水龟昼夜都活动
�

而

且活动高峰在夜间
，

山中的夜晚伸手不见

五指 用手电会惊扰它
�

不用手电什么信

息也得不到
。

我们试了夜光片
�

也考虑制

做一种小型特制的寻呼机给龟安上
�

但最

终都未成功
『

经过一年的摸索 我们用发

光二极管制做指示灯 可在漆黑的夜晚了

解某只龟的活动情况 但几公里长的研究

跨度 龟究竟躲到哪里 又如何知晓呢
�

无线电遥测设备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

法
。

����
一

����年我在贵州研究红腹角雄

��个多月
�

一直用的就是这种设备
。

由于

经费原 因一直未敢考虑
�

这种情况自����

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海南省生态学重点

扶持学科的支持而得以彻底改观
。

再配以

夜视仪
�

真可谓全副武装
‘

先进的设备让

我们成了千里眼
、

顺风耳
。

先进的设备着实让我的助手和学生感

慨了一阵子
，

他们甚至认为
“

没有设备便

没有一切
“ 。

但没几天他们便笑不出来了

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跟龟玩捉谜藏
�

随

时随地找见它就行了 我们首先想搞明白

的是它们吃什么
， 如何繁衍后代

， 前者使

现有的生命得以维持 后者使未来的种群

得以延续
�

这对任何物种来说都是最重要

的 但生
’

�生机敏的四眼斑水龟当着人面除

了埋头
『

不会有任何动作表演给你看
�

更

别说吃食
、

产卵了
。

几乎千篇一律
� “

以小龟
、

小虾
、

小蛙为食
�

或人工饲养下喂以鸡
、

猪内脏 米饭
、

面

条也食等等
。 ’ ‘

既然当着人面羞于开 口 那

只有另辟蹊径
。

当我们用医用软胶管从 四

眼斑水龟胃中抽出第一批食物时 谁也没

有想到竟然全是水绵
。

每天踩着满是青苔

的石头 怎么就没有想到这可以做他的食

物呢 ，
渐渐地

，

办法越来越多
，

后来干脆

极少使用抽胃这种被认为对龟有伤害的强

制措施
�

而更多地从其粪便中获取食性的

资料
口

四眼斑水龟刚被捕到时往往有一种

应激反应—排便
，

这样排出的粪便消化

程度低
�

我们将其收集
，

放在纱布里于碗

中清洗
�

将不同的叶片碎块
、

昆虫肢体
�

按

颜色
、

大小 较容易收集到同种的完整标

本以便鉴定
。

由于有很多重捕的机会
，

因

此食性的数据就慢慢积累了起来

研究中发现四眼斑水龟食性的季节性

差异较大 夏秋食物中较少有水绵
，

而大

果榕的果实则是一种主要食物
。

通过长期

友好往来 四眼斑水龟似乎感到了我们的

善意
�

偶尔也允许我们通过望远镜
、

夜视

仪 目睹其取食的精彩片段 看了后我们才

明白它是如何的机智和敏捷 是如何活捉

到小鱼的
。

食性
�

无可奈何
，

从粪便看食物

四眼斑水龟到底吃什么
� 起初我们捕

到的龟一直放到我们认为该要饿死的时候

也不见它
“

尊 口
‘ ’

张开
。

翻遍手头的文献

繁殖
�

为求龟卵
，

大范围搜捕

我们的一个当地雇工阿壮告诉我 他

曾在一个大石头的凹处看到一只四眼斑水

龟
�

其身后枯叶下有几个蛋
。

阿壮有多年

的捕龟经验
，

有几年甚至弃农而捕龟 几

个人带上干粮
�

住在山里 他说等一年能

捕到一只
“

金钱龟
“

�中文名
“

三线闭壳

龟
“

�也比种地强
。

在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的

情况下 阿壮的话就成了
“

金 口玉言
‘ ’ �

我

们每个人拿把手电将溪流两岸所有的石头

检查了好几遍
�

毫无所获
。

文献记录许多

龟将卵产在沙土中
，

或许我们应在沙土中

翻一翻
，

哪怕翻到一窝 也知道其产卵的

大体位置和季节 以后就好办了 于是我

们又把溪流两岸所有的沙地翻 了一遍
。

一

般龟的产卵期应持续几个月
�

或许我们刚

翻过
�

就有龟产卵呢
。 不怕一万

�

就怕万

一 带着这种猜疑我们又翻了几遍
。

我告

诉助手和学生
，

科学研究不能过分依赖经

验和推测 要打破常规思维才可能有突

破 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就是四眼斑水龟肯

定产卵
�

不需要打开石头找蛋
�

不需要爬

到树梢上去找蛋
，

除此之外
，

什么情况都

要考虑到
�

或许这不是产卵季节 或许它

�� 人与生物圈 ������



翻

们不紧靠岸边筑巢
�

也或许它
’

�合
’

�合不在我

们整天翻腾的沙地里产卵
。

就这样 我们

又开始了更大范围内的搜寻
。

每天衣服要

湿透好几次
，

脱下来一拧
�

哗哗出声
。

每

天坐下来喘息 的时候
�

就在讨论研究方

案 其中包括如何驯几条狗专门找卵 或

发明一种类似
“

探雷器
’

的 探卵器
‘ ’

二

不管怎么动脑筋下力气
「

仍旧一无所获

无奈之下 我们采取了半强制措施
�

专门新建了人工围栏 ���在其生活的天然

溪流中 ��� 延伸到岸上 在岸上设计了

�种不同的环境小区
�

完全自然的植被 除

去茂密草被的 松过土的
�

泥沙混合的 纯

沙的及许多大石头堆砌的 将 ��只龟放入

其中 并在上方茂密的大树叉上搭建了一

个观察篷 昼夜监视几个月
�

期待着奇迹

的出现

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
�

再说
�

一直等

着也有点傻 终于有一天我下令把圈子内

全部翻挖一遍 先下手的仍然是我们推测

有较大可能性的沙土 仅仅两锹下去 一

粒洁白圆润的卵便跳入我的眼帘 卵
·
大

家异 口同声惊叫起来
�

不约而同地伏下身

子
，

但没有人敢动手
。

我用手慢慢地拨着

松软的沙子
，

� 个
，

�个 总共有 �个
�

拿雌龟来
‘ ’ ，

我话音一落 学生便把一只

成年龟递到我手中 我一手拿着卵
�

一手

拿龟
�

嚼哩啪啦先一顿狂照 梦寐以求的

东西得来就真的这么容易
�
我记得四眼斑

水龟在室内产卵的记录有�厘米长
、

�厘米

宽
�

数量也只有 �
一

�个 而这些卵还没有

记录的一半大
�

虽然那个记录并未繁殖成

功 也无筑巢行为 但同为一个种 这种

生物学特性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吗
， 一个学

生说
“

我对那个记录怀疑
�

四眼斑水龟如

此小的个体 背
‘

腹甲后缘如此小的间隙

不可能产 出如此大 的卵
�

再说卵大数量

少
，

卵小数量相对多 这也是说得通的
。 ’ ‘

声称见过四眼斑水龟的阿壮也应声付和着

说这是 四眼斑水龟的卵
。

他们如此急不可

耐
�

我反而冷静下来
，

感觉也清晰起来 我

不再过分小心地把卵捧在手里
�

当我拿起

一个卵准备对着太阳照一下的时候
，

我突

然郑重地宣布 这不是四眼斑水龟的卵
” 。

没有人附和我
�

虽然我在这个小群体至高

无上 也没有人反对
�

可能因为我非常沉

重而坚定的语气
�

大家用难以形容的目光

注视着我
“

这个卵是软壳的
‘

因此
�

应该

是一种晰蝎的卵 而龟卵是硬壳的
“

既然

如此 打开一个 看个究竞
。

卵内的小晰

蝎尾很长 这是变色树晰的卵
。

看着一个

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同伴
，

我强打精神

鼓励大家
� “

龟卵一定能找到 只是早晚的

事
�

今天我们算是搂草打兔子
�

有一份意

外的收获 这个物种的研究也是空 白 这

份收获同样有价值
。

来
，

再挖
� “

�窝
‘

�

窝居然挖了�窝
「

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
，

无

心插柳柳成荫

经过这几次大喜大悲的折腾
，

我们不

再大兵团
、

大范围挖卵了
，

这太劳民伤财

必须考虑别的办法 那时已经有条件 �经

费�考虑了
。

老天真爱跟人开玩笑
，

之后

不久
�

我们在不经意中竞找到了 �枚四眼

斑水龟卵
�

且均已破壳 一枚已显陈旧
，

估

计是多年的 一枚则洁白鲜亮 可能龟仔

刚刚离开不久 我掂量着两个空蛋壳心情

很复杂
，

低沉道
“

嗯
，

有用
，

但我们决不

满足于这点小恩赐
“

异想天开
，

给龟做 � 超

，���年�月我带着一批四眼斑水龟和

中华花龟来到海南医学院

了我们底气不足的说明后

�超室的人听

这怎哪忍俊不禁

是人做 �超的地方

么能排得上龟呢
�

人还轮不过来呢

我真担心她们说

�
�

佩戴无线电发射器的水龟在溪流中活动

韩联宪 摄

�
�

中华花龟的卵 史海涛 摄

�
�

即将出壳的幼龟 史海涛 摄

����了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



生命百态 困盈



翻

一一
一

一
一

一
一一一

一

卵产 了 是否受精卵
，

能 否成功孵

化 ， 一个 目标实现了
�

不用任何思考的另

一个 目标紧接着出现
。

喜悦和疯狂很快被

焦虑的期盼所代替
。

假如不能成功孵化

我们前面所有的幸苦还有价值吗
，
我多么

希望亲眼看着可爱的小生命破壳而出 我

想象着一个卵埋在土里 几天后变成了一

只活灵活现的小龟
。

这应该是一个多么神

奇的不可思议的时刻 我们长期雇请的工

人符炳龙乐观地告诉我
�

等你从澳大利亚

出差回来 可能只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龟

仔
�

而错过 了精彩的破壳过程
。

假如如此

我也会非常高兴 因为它们的成功孵化

但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 �个月过去了没

有任何动静
�

要是花龟的卵
�

小花龟早跑

得没了踪影
。

以前从来不敢随便碰它们一

下
�

只是每天好几次去测温度 希望看到

出土的小龟 还要等多久
， 不能再傻等

了
，

我下令打开两窝看一下
�

卵被罩在一

个密封的铁丝网内 以防蛇
、

老鼠等的侵

害 同时也不致于小龟早跑了
�

我们还在

傻等 卵是澄 白的 中央的环带存在 无

异味
‘

好像正常 等着
， �个月过去了 仍

无动静 我们有点坐不住了
。

来我们野外

工作点访问的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 博士等 �

位美国龟类专家看过几窝后 认为卵尚正

常
，

应该继续耐心等待
。

实际上除了等待

还能有什么选择吗
�

从产卵第一天到第一枚卵破壳
，

�个

半月时间
�

长粒形的卵先纵裂一缝 小龟

的壳是柔软的 向下卷缩
�

它似乎并不急

于离开褪根 黑亮的小眼睛
�

在壳缝内好

奇地转动着
�

煞是可爱
。

一个卵 一壳液

体 被胡乱地理在土里
，

一段时间后竟有

如此奇妙的变化 生命的出现对我们简直

是一种震撼 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伟大和

珍贵 也激发了我们探索生命的热情
。

�� 只小龟被成功地孵化
，

就生活在我

们的野外研究点 人龟同堂 它们喝的水
、

吃的食物已养育了其祖祖辈辈无数代 不

同的是这些小家伙活泼好动
�

远不像它们

的父辈那样含蓄内向
。

追想
�

苦涩酸甜
，

与龟同行

不仅如此
，

工作中还有许多
‘

�京心动魄

的时候
『

在雨季 特别是 �
一

�月 经常会

遇到暴雨连天的时候 溪流的水瞬间会从

膝盖以下满过头顶
。

有些地方树梢上缠挂

的枯枝落叶证明了最高水位可比平时高出

�米
。

水的冲力之大是令人后怕的 我们认

为固若金汤的栅栏可以顷刻被冲毁 食指

粗的钢筋能被冲弯
『

当然 圈内的龟也一

个不剩
。

现在有点经验了
�

遇到这样的天

气就把圈内的龟先拣出来
。

但有一次差点

出事 龟未全找到 水已到胸部
�

这一区

域若是急流区
�

后果不堪设想
。

好在我们

现在已基本不用那圈了
，

一方面是很多龟

带上了发射器
，

另一方面反正也难跑出这

条溪
，

自由生活应能生活得更健康
。

热带的蚊子很厉害 有一天晚上
�

我

在给学生讲全球卫星定位仪和无线电接收

器的使用方法 第二天早上我数了一下

两个脚腕上有��多个红包
。

吸血鬼蚂蜻的

叮咬我已完全适应 咬就咬吧
， “

取之于 自

然
，

回馈于自然
”

反正我也不缺这点血

娱蛤的毒性让我的助手终生难忘
。

但最让

我心里没底的和 时常牵挂的是毒蛇的威

胁
。

我们在房间内抓到 �条银环蛇
�

在 门

口 吃晚饭时一条
“

烙铁头
『’

从我的学生脚

上爬过 在房子不远处抓到眼镜王蛇 我

不怕毒蛇 新疆的草原蝗
，

贵州的竹叶青

我见得多了
�

如果这也怕那也怕的
�

怎么

做野外工作
� 起初我是这样鼓励学生的

但现在想来 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见识

越多 胆子越
�
�
、
一点都不假

研究龟类真难
�

而在热带研究淡水龟

就更难 难怪这么多年来国内一直极少有

人专门研究
。

中国的龟类很丰富 但破坏

非常严重
。

由于缺乏研究
『

保护无据可依

因此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及培养一支队伍

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
。

我们的研究刚刚

起步
�

我的助手和学生为此付出了常人难

以想象的艰辛 写下这段文字
�

也希望对

他们是一种安慰和鼓励
。
分

�卜�
�

产�

尸�

用无线电天线定位 韩联宪 摄

检查龟产卵情况 韩联宪 摄

尸

回想这几年的研究历程
�

真是吃尽了

苦头
� “

四眼斑水龟
‘ ’

与
‘ ’

四爪陆龟
“

的生

活习性完全不同
。

四爪陆龟每年 �月才出

来活动 大部分龟 �月即已入土 夏眠连

着冬眠
�

越钻越深
�

可达地面之下一二米

处 早晨 �
一

�点钟才
“

起床
’ ‘

中午一个午

睡少则也要 �
一

�个小时 太阳落山便入洞

休息
。

而 四眼斑水龟一年 ���天
�

一天 ��

小时 什么时候都有在活动的
�

且活动高

峰在夜间
�

谁能经得起这种消耗
� 四爪陆

龟大大咧咧
�

当着你的面该干啥干啥
，

你

能清楚地统计它吃 了什么
，

吃了多少 口

在交配季节
�

雄龟更是
“

目中无人
’ ‘

噢噢

的交配声能传得很远
。

有时我开玩笑说
了 ’

有 了观众 的欣赏 它们表演得才更起

劲
“ 。

但四眼斑水龟 碰一下能好几个小时

不露头 如果有什么动作 那就是奋不顾

身地逃跑 谁能有耐心守着
�

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日��� ��


